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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力
宏
將
於
九
月
中
在
紅
館
連
開
兩
場
﹁
二
○
一
二
年
王
力
宏
火

力
全
開
演
唱
會
﹂，
何
以
王
力
宏
相
隔
六
年
才
在
香
港
開
騷
？
他
會

特
別
為
香
港
樂
迷
設
計
不
同
內
容
嗎
？
他
會
請
舒
淇
來
看
演
唱
會

嗎
？
他
會
像
劉
浩
龍
一
樣
正
式
公
開
戀
情
嗎
？
王
力
宏
來
港
不
夠
半

天
也
來
﹁
查
篤
撐
﹂
接
受
訪
問
，
無
所
不
談
。

王
力
宏
從
記
者
招
待
會
趕
過
來
，
一
身
型
爆
制
服
打
扮
，
十
分
帥
氣
，

他
解
釋
何
以
演
唱
會
叫
﹁
火
力
全
開
﹂
：
﹁
因
為
我
希
望
我
的
演
唱
會
能

帶
給
大
家
活
力
、
動
力
、
正
能
量
，
大
家
看
演
唱
會
時
感
受
得
到
，
亦
可

以
把
這
些
能
量
帶
回
家
。
﹂

演
唱
會
序
幕
採
用
大
場
面
，
會
有
穿

整
齊
軍
服
的
舞
蹈
員
，
擂
鼓
助

聲
勢
，
台
上
更
會
出
現
坦
克
車
，
王
力
宏
氣
勢
磅
礡
的
出
場
。

﹁
我
會
在
演
唱
會
中
加
入
武
術
，
因
為
音
樂
和
武
術
一
樣
是
無
國
界
，

之
前
我
和
成
龍
大
哥
拍
戲
，
他
的
成
家
班
對
我
很
好
，
教
我
練
武
術
。
﹂

王
力
宏
說
。

﹁
怪
不
得
你
可
以
在
倫
敦
傳
奧
運
聖
火
上
踏
出
凌
空
一
字
馬
。
﹂
我

說
。﹁

對
，
那
次
很high

。
﹂
王
力
宏
內
斂
地
說
。

﹁
在
鳥
巢
開
騷high

，
還
是
傳
奧
運
聖
火high

？
﹂

﹁
在
鳥
巢
開
騷
我
是
超
緊
張
，
因
為
場
地
大
，
我
自
己
每
個
細
節
都
盯

得
很
緊
，
音
響
、
燈
光
，
怕
有
錯
漏
，
幸
而
演
出
順
利
，
是
個
很
難
忘
的

演
唱
會
。
﹂

他
六
年
沒
在
香
港
開
騷
，
原
因
是
他
上
次
做
巡
迴
演
唱
時
，
遇
上
紅
館

裝
修
，
故
至
今
才
再
在
港
開
騷
：
﹁
為
了
答
謝
香
港
粉
絲
，
我
現
正
在
苦

練
廣
東
歌
，
至
於
哪
一
首
歌
，
則
暫
時
不
披
露
，
希
望
給
樂
迷
驚
喜
。
﹂

他
說
他
會
請
舒
淇
來
看
他
的
演
出
，
對
於
傳
緋
聞
的
態
度
，
他
說
：

﹁
如
果
是
假
的
，
當
然
一
笑
置
之
；
如
果
是
真
的
，
那
就
很
煩
惱
，
最
好

真
真
假
假
緋
聞
都
不
要
傳
。
﹂

﹁
會
像
容
祖
兒
、
劉
浩
龍
般
正
式
公
開
戀
情
嗎
？
﹂

王
力
宏
笑

回
應
：
﹁
那
豈
不
是
自
討
若
吃
？
不
用
了
吧
。
﹂

原
來
王
力
宏
每
次
開
騷
，
後
台
都
要
放
一
壺
上
好
普
洱
給
他
養
聲
：

﹁
喝
口
熱
茶
，
喉
嚨
會
很
舒
服
。
﹂

至
於
在
香
港
會
吃
甚
麼
地
道
美
食
，
他
說
：
﹁
我
最
愛
杏
汁
豬
肺
湯
，

這
湯
只
在
香
港
有
。
﹂

訪
問
完
畢
後
，
王
力
宏
第
一
時
間
問
愛
吃
的
我
哪
家
食
肆
的
豬
肺
湯
最
棒
，
帥
哥

饞
嘴
的
樣
子
很
親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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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曉
華

王力宏：公開戀情是自討苦吃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這
幾
年
，
我
一
直
在
推
廣
旅
遊
文
學
，
可
以
﹁
不
遺
餘

力
﹂
自
況
自
愈
。
最
近
又
籌
辦
了
旅
遊
文
學
網
站—

﹁
字
遊
﹂
網
，
已
於
上
月
二
十
七
日
開
張
。

我
對
網
站
一
竅
不
通
，
有
點
不
自
量
力
，
全
靠
一
班
有

拚
勁
年
輕
朋
友
的
協
作
。
消
息
甫
傳
出
，
一
呼
百
應
，
不

少
名
家
、
大
家
不
吝
支
持
，
題
字
、
題
辭
紛
至
沓
來
，
迄
今
收

到
以
下
題
辭
，
言
簡
意
賅
，
令
人
感
動
。
茲
錄
下
與
讀
者
分
享

︵
排
名
不
分
先
後
︶—

著
名
作
家
白
先
勇
：
旅
人
的
足
跡
，
文
學
的
記
錄
。

著
名
影
星
林
青
霞
：
行
走
的
愉
悅
，
筆
尖
的
感
覺
。

鋼
琴
大
師
劉
詩
昆
：
字
遊
是
人
生
行
旅
中
的
文
字
記
錄
。

北
京
大
學
及
前
哈
佛
大
學
教
授
、
燕
京
社
社
長
杜
維
明
教

授
：
吾
作
字
甚
敬
，
不
為
字
好
，
只
此
是
遊
學
。

台
灣
知
名
作
家
黃
春
明
：
人
生
旅
途
，
旅
途
人
生
。

光
華
新
聞
中
心
主
任
、
台
灣
知
名
作
家
張
曼
娟
：
字
遊
，
而

後
可
以
自
在
。

知
名
作
家
、
學
者
劉
再
復
教
授
：
人
的
生
命
與
大
自
然
的
生

命
一
樣
，
常
在
瞬
間
完
成
精
彩
的
超
越
，
生
命
的
永
恆
意
義
就

蘊
含
在
一
剎
那
的
超
越
之
中
。

知
名
旅
美
作
家
王
鼎
鈞
：
人
遊
於
字
，
字
遊
於
天
地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翻
譯
系
榮
休
教
授
金
聖
華
：
字
遊
，
自
由

也
。
率
性
隨
心
，
恣
情
揮
灑
；
遨
遊
天
下
，
無
遠
弗
屆
。

新
加
坡
知
名
作
家
尤
金
：
以
足
印
閱
讀
世
界
，
任
文
字
留
痕
山
水
。

旅
法
作
家
、
畫
家
綠
騎
士
：
文
學
的
足
跡
，
無
形
而
深
刻
。
印
在
走
過

的
地
上
。

馬
來
西
亞
華
人
文
化
協
會
總
會
會
長
戴
小
華
：
字
在
四
方
，
遊
遍
天

下
。美

國
著
名
翻
譯
家
葛
浩
文
：
海
內
存
知
己
，
天
涯
若
比
鄰
。

台
灣
知
名
作
家
余
光
中
：
華
文
行
天
下
。

台
灣
知
名
作
家
陳
若
曦
：
行
走
是
愉
悅
，
神
遊
亦
享
受
。

台
灣
知
名
作
家
李
昂
：
旅
行
是
一
種
放
下
，
我
用
文
字
重
新
放
入
。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中
文
系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陳
思
和
：
旅
遊
天
下
文
學
夢
。

我
自
己
題
的
是
：
山
水
是
清
音
，
字
遊
有
永
晝
。

我
在
慶
祝
世
界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聯
會
成
立
五
周
年
暨
﹁
字
遊
﹂
網
開
通

的
誌
慶
酒
會
上
特
別
提
到
：

旅
遊
文
學
在
西
方
很
發
達
。
本
人
近
年
一
直
在
推
廣
旅
遊
文
學
。
旅
遊

是
現
代
人
生
活
的
組
成
部
分
。
在
華
文
世
界
，
如
何
追
求
玩
得
文
明
、
玩

得
有
文
化
，
把
我
們
的
精
神
文
明
與
天
地
宇
宙
融
會
起
來
，
用
文
學
的
情

懷
去
傾
聽
自
然
，
把
旅
遊
昇
華
到
精
神
的
層
面
，
變
成
筆
尖
下
的
文
字
，

這
正
是
﹁
世
界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聯
會
﹂
的
旨
意
。

過
去
，
我
們
堅
持
每
兩
年
舉
辦
一
次
﹁
世
界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並
已
舉
辦
了
三
屆
；
還
舉
辦
了
一
屆
全
球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徵
文

獎
，
受
到
海
內
外
文
化
界
、
媒
體
的
支
持
，
反
響
頗
大
，
成
績
有
目
共

睹
。在

這
裡
，
我
要
特
別
感
謝
遠
道
從
台
灣
專
程
趕
來
參
加
此
次
酒
會
的
張

香
華
大
姐
。
張
香
華
大
姐
是
知
名
詩
人
，
也
是
柏
楊
先
生
的
夫
人
。
柏

楊
、
張
香
華
伉
儷
打
從
一
開
始
對
本
人
籌
辦
的
旅
遊
文
學
活
動
，
都
給
予

大
力
、
無
私
的
支
持
和
關
注
。
第
一
屆
世
界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研
討
會
，
柏

楊
先
生
在
張
香
華
大
姐
的
陪
同
下
，
拄

枴
杖
來
香
港
參
加
，
並
發
表
了

熱
情
洋
溢
的
講
話
。

敬
愛
的
柏
楊
先
生
在
離
開
我
們
後
，
香
華
大
姐
還
一
直
關
心
我
們
、
支

持
我
們
。
這
次
她
在
眼
睛
不
好
、
視
野
不
清
的
情
況
下
，
親
臨
參
加
酒

會
，
她
的
到
來
，
對
我
們
是
巨
大
的
鼓
舞
，
我
們
再
次
向
她
表
示
衷
心
的

感
謝
！

鋼
琴
大
師
劉
詩
昆
和
鋼
琴
公
主
孫
穎
對
我
的
工
作
一
直
很
支
持
，
還
在

﹁
字
遊
﹂
網
的
籌
建
階
段
已
表
示
關
注
，
還
親
自
與
我
們
的
工
作
人
員
商
量

如
何
做
他
們
的
博
客
，
並
在
百
忙
中
從
外
地
趕
來
參
加
酒
會
，
令
人
動

容
。最

後
我
想
說
的
是
，
我
要
感
謝
的
人
太
多
了
，
我
只
好
在
這
裡
向
大
家

鞠
躬
致
謝
。

文學山水的清音
彥　火

琴台
客聚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廣
州
粵
劇
班
常
演

一
齣
傳
統
劇
目
︽
賣
怪
魚
龜
山
起

禍
︾，
說
一
個
老
漁
民
在
龜
山
島
地
區

捕
到
一
條
﹁
娃
娃
魚
﹂
在
市
場
出
賣
，

被
惡
霸
見
了
強
搶
爭
執
之
下
把
老
漁
夫

打
死
之
故
事
，
阿
杜
小
時
常
在
粵
劇
班
出

入
，
對
此
劇
有
深
刻
印
象
。
到
了
多
年
後
近

歲
常
赴
台
灣
，
年
前
竟
碰
到
一
家
台
北
魚
鮮

食
店
是
專
賣
龜
山
鮮
魚
之
處
，
原
來
近
台
灣

東
北
角
真
的
有
一
處
﹁
龜
山
島
﹂，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前
仍
是
軍
事
禁
區
，
因
近
東
海
舟

山
地
區
，
該
龜
山
小
島
只
停
泊
國
民
黨
軍
艦

快
艇
，
方
圓
六
十
浬
不
准
民
船
靠
泊
，
更
嚴

禁
捕
魚
，
成
為
長
期
禁
漁
區
，
台
灣
海
不
少

海
產
類
生
物
視
之
為
安
全
所
。
直
到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台
灣
和
大
陸
有
了
三
通
，
龜
山
島

禁
漁
區
解
禁
，
台
北
漁
民
紛
紛
入
禁
區
捕

魚
，
果
然
就
多
了
不
少
龜
山
怪
魚
出
售
，
台
北
市
復
興

路
大
安
路
仁
愛
醫
院
旁
有
一
家
叫
﹁
榕
樹
下
﹂
海
鮮
餐

館
，
有
專
船
每
日
赴
龜
山
島
捕
撈
回
來
即
賣
，
其
中
有

一
種
﹁
龜
山
角
蝦
﹂
呈
四
角
形
蝦
殼
，
質
硬
十
分
清
甜

肉
爽
。
有
幾
年
阿
杜
每
次
赴
台
北
必
有
一
兩
頓
光
顧
此

店
吃
龜
山
怪
蝦
，
呈
四
角
形
之
海
蝦
香
港
人
難
得
一

見
。
可
惜
本
人
在
電
影
界
退
休
後
年
餘
沒
再
去
台
北
，

迄
今
甚
懷
念
此
龜
山
怪
蝦
之
美
味
。

所
懷
念
台
北
美
饌
中
除
了
龜
山
角
蝦
，
還
有
台
北
到

處
有
街
檔
之
湯
泡
臭
豆
腐
，
其
香
︵
也
可
說
奇
臭
︶
無

比
吃
得
人
十
分
醒
胃
，
其
餘
的
檔
口
﹁
切
仔
盆
﹂、
﹁
薑

母
鴨
﹂、
﹁
愛
玉
冰
﹂、
﹁
苦
瓜
汁
﹂
等
等
想
起
也
胃
涎

唾
液
湧
。
這
些
平
民
名
點
香
港
都
吃
不

，
可
見
美
食

和
良
緣
一
樣
都
是
稍
縱
即
逝
，
一
生
回
味
難
追
的
。

說
起
﹁
榕
樹
下
﹂
海
鮮
店
之
龜
山
島
專
船
撈
捕
，
有

時
傍
晚
過
早
到
店
他
之
海
鮮
專
車
由
漁
港
未
回
抵
，
花

點
耐
心
等
候
常
有
驚
喜
，
等
到
晚
上
六
時
多
七
時
﹁
漁

車
﹂
一
到
，
等
候
之
客
群
起
歡
呼
，
漁
車
上
把
即
日
捕

獲
海
產
一
桶
一
網
的
拖
下
，
店
中
人
在
地
上
分
類
，
活

魷
魚
、
活
海
賊
、
大
貝
殼
、
角
形
蝦
等
攤
開
在
地
上
池

邊
，
客
人
爭
選
最
新
鮮
還
在
掙
扎
的
蝦
海
產
再
交
廚
房

即
宰
即
烹
，
的
確
鮮
美
無
比
，
但
有
時
則
苦
候
不

，

漁
車
空
車
而
回
說
：
﹁
今
天
運
艦
巡
港
不
能
下
網
，
貴

客
只
好
吃
日
前
之
剩
貨
了
。
﹂

如
此
﹁
落
空
﹂
之
惆
惘
有
時
回
憶
也
是
一
種
樂
趣
，

難
怪
此
龜
山
之
回
憶
歷
久
難
忘
。

龜山角蝦
阿　杜

杜亦
有道

最
近
在
讀
一
些
研
究
人
類
記
憶
的
書
，
其

中
談
到
不
少
記
憶
力
驚
人
的
奇
人
：
記
得
十

萬
士
兵
名
字
的
國
王
；
能
背
出
兩
千
多
年
所

有
祖
先
名
字
的
酋
長
；
能
背
出
一
萬
五
千
多

個
電
話
號
碼
的
中
國
女
性
；
還
有
，
能
背
出

圓
周
率
的
數
值
到
小
數
第
四
萬
位
的
日
本
人—

—

單
是
背
誦
的
過
程
，
已
足
足
長
達
十
七
小
時
！

以
上
這
些
奇
人
異
士
的
記
憶
力
自
然
值
得
佩

服
，
不
過
在
我
心
目
中
，
﹁
史
上
記
憶
力
最
好
的

人
﹂
仍
另
有
其
人
：
佛
的
十
大
第
子
之
一
阿
難
陀

尊
者
。
他
到
底
有
多
厲
害
？
讀
過
佛
經
的
朋
友
都

會
留
意
到
，
佛
經
全
都
由
﹁
如
是
我
聞
﹂
四
字
作

開
首
，
將
之
翻
讀
成
白
話
文
，
即
﹁
我
聽
到
佛
是

這
樣
說
的
﹂，
當
中
的
﹁
我
﹂
就
是
指
阿
難
陀
尊

者
。
據
說
在
佛
寂
滅
後
，
所
有
佛
經
也
是
由
阿
難

陀
親
口
背
誦
出
來
的
，
所
以
他
向
來
以
﹁
多
聞
第

一
﹂
見
稱
。

到
底
記
憶
力
好
，
是
好
處
還
是
壞
處
呢
？
天
命

其
實
聽
過
不
少
被
認
為
記
憶
力
好
的
人
深
深
慨
嘆

﹁
因
為
記
得
，
所
以
放
不
下
﹂，
他
們
更
往
往
會
認

為
健
忘
的
人
，
大
多
比
較
快
樂
，
比
較
容
易
﹁
放

下
﹂。
也
許
，
記
憶
好
確
是
令
人
容
易
耿
耿
於
懷
，

為
不
少
不
快
樂
的
事
而
茶
飯
不
思
，
確
實
好
像
與
﹁
放
下
﹂

兩
字
愈
走
愈
遠
。
何
況
就
連
阿
難
陀
，
也
是
佛
的
十
大
弟
子

中
，
最
遲
開
悟
的
一
位
，
說
不
定
箇
中
的
原
因
，
或
多
或
少

也
與
他
記
得
太
多
有
關
。

不
過
，
別
忽
略
的
就
是
﹁
煩
惱
即
菩
提
﹂
及
﹁
陰
中
才
有

真
陽
﹂
這
兩
個
佛
道
相
通
的
重
要
道
理
：
若
沒
有
阿
難
陀
超

強
的
記
憶
力
，
我
們
今
天
哪
有
如
此
多
的
佛
經
流
傳
於
世
？

所
以
他
的
功
德
絕
對
無
量
！
也
因
如
此
，
只
要
我
們
懂
得
運

用
，
那
些
深
深
刻
畫
於
腦
內
的
回
憶
，
全
都
能
變
成
幫
助
修

行
的
營
養
，
而
且
記
憶
力
，
更
是
任
何
學
習
的
根
本
！

到
底
記
憶
力
好
，
是
好
處
還
是
壞
處
呢
？
其
實
答
案
根
本

毫
無
相
干
，
最
重
要
的
，
是
你
如
何
將
之
好
好
運
用
！

記憶力最好的人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一
把
刀
在
貝
上
面
，
會
發
生

怎
樣
的
情
況
？
如
果
那
是
蠔
蜆

這
類
的
貝
殼
動
物
，
那
很
可
能

是
開
蠔
而
食
之
，
特
別
是
吃
生

蠔
，
那
可
是
滋
味
無
窮
的
享

受
，
而
且
現
在
的
生
蠔
，
幾
乎
都
是

空
運
而
來
，
每
隻
動
輒
數
十
元
，
吃

上
半
打
的
話
，
閒
閒
地
就
要
兩
百
大

元
以
上
。
所
以
這
把
刀
如
果
常
常
放

在
貝
上
，
那
可
是
富
豪
才
能
做
得
到

的
事
。

如
果
那
個
貝
是
在
海
灘
撿
拾
到
貝

殼
，
那
麼
放
刀
在
上
，
目
的
只
有
一

個
，
就
是
刮
掉
不
好
看
的
地
方
，
留

下
一
個
美
麗
的
貝
殼
作
收
藏
品
。
如

果
那
個
貝
已
經
是
收
藏
品
，
那
這
把

在
上
面
的
刀
，
就
是
負
氣
時
才
放
上
去
的
了
，

為
的
是
破
壞
這
個
收
藏
品
。
兩
夫
婦
吵
架
時
，

太
太
會
做
的
事
，
就
是
把
丈
夫
收
藏
的
貝
殼
用

刀
刮
傷
它
，
而
藉
此
來
傷
害
丈
夫
的
感
情
。

這
就
是
刀
在
貝
上
的
其
中
一
個
意
義
，
負
氣

的
負
。
有
位
母
親
去
探
望
她
出
嫁
不
久
的
女

兒
，
一
進
門
就
氣
急
敗
壞
的
對
女
兒
說
，
鄰
居

都
說
你
和
丈
夫
最
近
感
情
不
和
，
常
常
大
吵
大

鬧
，
到
底
發
生
什
麼
事
？
女
兒
說
，
別
聽
鄰
居

胡
說
八
道
，
我
和
他
已
經
兩
個
星
期
沒
有
說
話

了
，
怎
會
大
吵
大
鬧
？

這
就
是
負
氣
，
負
氣
的
開
始
是
吵
架
，
負
氣

到
極
點
，
最
可
怕
的
就
是
不
理
不
睬
了
。

如
果
這
把
刀
在
貝
上
，
而
貝
卻
不
是
貝
殼
，

而
是
古
代
指
的
錢
財
，
那
就
有
兩
個
可
能
，
一

個
是
搶
劫
，
一
個
就
是
負
的
另
一
個
意
義
：
負

債
。
而
負
債
，
就
是
我
們
最
怕
發
生
的
事
。
不

過
，
負
債
是
銀
行
最
樂
見
的
事
，
發
信
用
卡
給

大
家
，
目
的
就
是
要
大
家
都
來
負
債
，
好
收
利

息
。現

代
青
年
，
沒
有
幾
個
不
負

這
種
債
務
的

吧
？
十
多
年
前
，
買
得
起
樓
的
人
最
害
怕
的
是

負
資
產
。
那
時
人
人
都
起
而
反
對
八
萬
五
。
如

今
，
卻
不
斷
呼
喚
，
八
萬
五
不
夠
，
最
好
是
十

八
萬
五
甚
至
八
十
五
萬
。
這
是
負
資
產
的
十
年

河
東
十
年
河
西
。
而
這
樣
的
十
多
年
後
的
呼

喚
，
卻
正
是
香
港
人
的
負
資
產
哩
！

負
興　國

隨想
國

由
團
地
小
說
過
渡
到
漫
畫
，
在
日
本
範
疇

中
不
用
說
代
表
作
肯
定
是
大
友
克
洋
的
經
典

作
︽
童
夢
︾，
除
了
在
背
景
上
充
分
利
用
日
本

團
地
高
層
大
樓
屋
頂
上
的
水
塔
設
計
，
更
重

要
的
為
內
在
的
精
神
領
域
，
緊
扣
團
地
所
出

現
的
時
代
氛
圍
。

永
瀨
唯
在
︿
石
屎
伊
甸
﹀︵︽E

U
R
E
K
A

︾
臨
時

增
列
總
特
集
大
友
克
洋
，
一
九
八
八
年
八
月
︶
對

︽
童
夢
︾
有
精
彩
的
解
讀
，
他
指
出
︽
童
夢
︾
雖
然

屬
以
團
地
為
背
景
的
作
品
，
但
諷
刺
地
漫
畫
常
見

的
僅
屬
團
地
的
景
觀
，
反
而
團
地
中
居
民
的
生
活

卻
往
往
被
省
略
及
稀
釋
。
除
了
主
角
老
人
內
田
的

居
住
空
間
外
，
其
他
人
的
生
活
感
極
為
稀
薄
。
開

首
曾
出
現
三
位
主
婦
，
但
之
後
總
計
受
害
人
的
兩

名
家
人
、
事
件
的
證
人
一
名
以
及
超
能
力
女
孩
悅

子
的
母
親
，
合
共
只
有
四
位
婦
女
登
場
，
而
且
所

佔
的
也
不
過
為
漫
畫
中
的
一
、
兩
格
篇
幅
。
由
一

一
四
至
一
八
二
頁
的
大
戰
場
面
中
，
所
有
慘
劇
的

受
害
人
也
沒
有
出
場
，
反
而
只
有
兩
格
呈
現
陌
生

人
的
驚
奇
訝
反
應
。
悅
子
的
父
親
更
只
在
遷
居
場

面
中
出
現
一
格
，
往
後
也
再
沒
有
現
身
。
簡
言

之
，
整
個
團
地
中
老
人
內
田
的
無
邊
孤
獨
感
，
更
加
被
刻
意

強
化
突
出
起
來
。

大
友
克
洋
如
此
的
構
思
安
排
，
我
認
為
背
後
絕
對
有
針
對

團
地
特
質
而
發
的
考
慮
。
於
八
零
年
出
現
的
︽
童
夢
︾，
當
時

團
地
內
老
人
的
孤
獨
死
問
題
，
雖
然
不
如
後
來
般
嚴
重
，
但

整
個
團
地
的
設
計
構
思
完
全
側
重
孩
童
的
流
弊
，
其
實
也
隱

然
成
型
。
因
為
下
一
代
的
美
好
將
來
，
把
團
地
空
間
一
切
進

行
潔
化
，
以
呈
現
安
全
無
垢
氣
息
，
已
成
為
主
導
的
建
築
風

格
；
簡
言
之
，
老
人
家
除
了
如
漫
畫
中
百
無
聊
賴
在
公
園
長

凳
枯
坐
，
便
再
沒
有
流
動
的
生
存
空
間
。
此
所
以
儘
管
老
人

家
內
田
好
像
以
殺
人
兇
手
的
形
象
出
現
，
但
只
要
看
清
楚
他

其
實
是
以
保
護
團
地
空
間
為
己
務
，
對
外
來
者
如
刑
警
及
祈

禱
師
等
﹁
入
侵
者
﹂，
均
一
概
堅
決
抵
抗
到
底
，
不
惜
以
奪
去

他
人
生
命
為
代
價
。

所
以
在
大
友
克
洋
的
設
定
中
，
少
女
悅
子
其
實
並
非
團
地

的
救
世
主
。
正
如
永
瀨
唯
所
言
，
雖
然
引
爆
氣
體
的
是
內

田
，
但
在
畫
面
中
悅
子
最
少
也
令
到
五
人
死
去
，
故
此
怪
物

的
真
身
其
實
乃
一
體
兩
面—

—

老
人
內
田
及
女
孩
悅
子
乃
屬
同

道
中
人
︵
此
所
以
借
他
人
之
口
不
斷
提
醒
讀
者
內
田
愈
來
愈

孩
童
化
︶，
團
地
不
過
是
他
們
爭
奪
話
語
權
的
場
域
。
大
友
克

洋
借
科
幻
格
局
來
諷
喻
團
地
的
現
實
景
況
，
於
此
乃
得
明

示
。 團地漫畫《童夢》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1990年的五月節，在復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我
奔赴南京，與一班來自北方的老友會合。到了事先
約好的地點，卻沒有像以往那樣獲得老友們的熱烈
歡迎——客廳裡寂然無聲，所有人都在打坐，似乎
全都進入了「致虛極，守靜篤」的神秘狀態。闖入
這樣的氛圍中，我只能適應「規定情境」，努力演
練禪定的功夫，但卻始終無法體驗傳說中的玄冥境
界。「放鬆，放鬆，放——鬆」，朦朦朧朧中聽見
有人向我說話。睜開眼睛，看見個細瘦嬌小的女孩
正比比劃劃地為我做示範。她顯然年齡不大，臉上
的稚氣與演練功法的認真勁兒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讓我差點笑出聲來。
練過功之後，美好的聚餐時光到來了。席間，一

位喜歡浪跡天涯的老友指 她宣佈：「這是本傻子
的女朋友，還在讀大學。」女孩笑 說：「聽該傻
子講你長得非常像北京猿人，特地從首都趕來觀
賞。」一下子被抬高到人類始祖的位置，我興奮得
有些暈眩，話語也猶如黃河之水滔滔不絕。隨 交
談的深入，得知她叫郭小鍔，熱愛氣功、玄學、詩
歌，長期跟隨我那位老友周遊神州大地，過 波希
大山米亞人般的動盪生活。她話不多，聲音低得常
常需要對方側耳傾聽，但言語間似乎總是藏 禪
機。不過，她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輕——像呼
吸、薄霧、影子一樣輕。身材細小的她穿 長達膝
蓋的黃毛衣，說話、走路、做事都輕柔如呼吸。無
論是談及感情，還是說到事業，總是表現出萬事隨

緣的態度。她似乎練就了高深的精神輕功，可以漂
浮於瑣碎的事物之上，早已經達到了不爭、不怨、
不嗔的境界。
經歷過80年代的狂熱時光之後，許多知識分子都

開始修煉氣功，試圖進入物我兩忘的空冥境界。可
以說，他們集體選擇了一種「輕」的生活，盡可能
不給周圍的事物以壓力，希望能在追求「輕」的過
程中獲得解脫和救贖。然而，即使在這樣的背景
中，她的生活方式也引人注目——已經輕到了這樣
的地步，最細的微風都可以阻礙她的腳步，稍稍稠
密些的空氣就會困住她羸弱的身體。在我看來，這
是一種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很有可能意味 障礙重
重的未來。出於悲天憫人的情懷，我很想探究「輕」
背後的秘密，但另一個女孩的出現卻立刻將我捲入
情感的風暴中。在那種狂熱、激烈、瘋癲的狀態
中，我自然無暇繼續探索她和他們的精神輕功。
與當時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同，我選擇了「重」

的生活，繼續過 愛恨情仇迅速轉換的日子，不斷
投身於情感、思想、生活的風暴中。生活方式的不
同注定了我不贊成他們的選擇，但並不妨礙我時常
想起這位輕如呼吸的女孩，猜測她此後的生命軌
跡。不過，再次見到她時，7年的時光已經如指間
的流水般消逝了。1997年春天，在南京大學攻讀博
士學位的我應邀到中央電視台做節目。剛剛在影視
之家安頓下來，腦海裡立刻閃過一個念頭：「那個
像呼吸一樣輕的女孩怎麼樣了？」

撥通了她的電話後，我乘出租車抵達奧體中心，
耐心地等待謎底的到來。那裡正在舉辦搖滾音樂
節，現場氣氛狂熱，恰好可以襯托她的「輕」。二
十分鐘後，出現在我面前的似乎是另一個人——身
材走向了細瘦的反面，長髮換成了短髮，說話的聲
音也變得粗獷——在某電視台工作多年的她似乎已
經完成了身心的嬗變，成長為一位幹練的女強人。
不過，談話開始後，我立刻明白了：面前的她還是
那位輕如呼吸的女孩。提到感情和事業，她依舊表
現出萬事隨緣的柔弱風格。隨緣，意味 不抗爭，
等於將決定權交給他人。如此行動，自然不會給他
人和世界以壓力，但也注定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她所能做到的依舊只是不爭、不怨、不嗔。在她如
此表白時，我從她眼睛裡看到了淡淡的哀傷，便小
心翼翼地問：「一切都由他人決定，你怎麼能保證
故事的結局朝 好的方向發展呢？」她淡淡地回
答：「由它去吧。」這時，面前的搖滾歌手正在唱
《一個懦夫》：

你是一個懦夫

永遠不敢面對

自己的內心

把生命交給

無常的命運

望 長髮披肩的男歌手，我不由的想：究竟誰是
懦夫呢？是她，還是與她有關的人？說面前這個女
孩懦弱，是否過於殘忍？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每
個迴避現實的個體（尤其是自命為知識分子者）不
都是懦夫嗎？在懦弱和勇敢之間，什麼樣的選擇最
適合我們？人的一生不過是花開花落的間隙，為何
還有人選擇了輕如呼吸的生活？就當我試圖理出個

頭緒之際，巨大的音樂聲打斷了我的思路，我抬頭
凝視奧體上空閃爍的星星，暗暗感歎人的短暫、渺
小、不可思議。見我的臉色有些凝重，她開始講述
電視台裡的奇聞軼事，我也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
但某種憂傷的旋律總是在我心中若隱若現。
從那以後，我儘管再也沒有見過她，可頭腦中偶

爾還會像放電影似的閃現出與她相關的片段——她
是那樣輕，輕得令人掛念。前段時間，上網搜索她
的消息，卻意外地發現她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患有腦瘤的她摔了一跤，便再也沒有起來。這個消
息像子彈般擊中了我，讓我半晌說不出話來。為了
還原她生命中後半段的時光，我不斷在搜索引擎中
輸入她的名字，可幾乎沒有任何收穫——這個輕如
呼吸的女性，沒有給世界留下多少痕跡。她輕輕地
走過這個世界，無聲無息地去了，就像呼吸消失在
風中一樣。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輕輕而來，輕輕而去。 網上圖片


